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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期关注非公经
济话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四
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
好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
专 访 时 表 示 ，尽 管“ 新 36
条”意见早已颁布，但还缺
乏实施细则。他建议，在金
融方面，应强制要求商业银
行拿出资金支持三农企业、
小微企业和中小型民企，并
给予银行一定税率优惠。

“非公群体很大，所
占资源比重相对很小”

新京报：你长年关注非
公经济方面政策，今年又提
交了“关于落实非公 36 条
支持民企发展的提案”，多
年来，你觉得我国非公经济
的发展已经进行到哪一阶
段？发展大环境在多年的
呼声中有无根本性的变化？

刘永好：我做了20年的
政协委员，每年都在谈非公
经济，随着“36 条”和“新 36
条”的颁布，非公经济到了一
个新的格局，目前非公经济
已经占了中国经济的一半甚
至更多，解决了 80%以上的
就业，新增就业 90%以上是
非公经济提供的，它的地位、
作用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今天的大环境，国际经
济存在不确定性，中国面临着
转型，可能经济增幅要不断
回落。在新的经济格局下，
我觉得，非公还要继续改革，
继续地鼓励、支持和推动。

新京报：准备今年有关
“新 36 条”提案时，你在调
研中发现了哪些问题？

刘永好：虽然“新36条”
意见颁布了，但在实际执行

过程中往往会碰见“玻璃
门”，“新 36 条”的方向是对
的，但缺少实施细则。反映
比较多的有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在资源垄断问题上，应
一视同仁，不管是国企、央
企、民企、还是村企，都是一
样的，不单是停留在说法上，
还要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

目前很明显的是，我国
非公群体很大，但所占资源
比重相对很小。我国金融
资源、矿产资源、电讯类资源
现在还是高度垄断。由于
高度垄断，老百姓有很多意
见，如果放得更开，服务也会
更到位，价格也会更便宜。

此外，行业“准入”的问
题，现在的很多领域，非公
企业无法进入。

强制性保障三农
小微企业资金扶持

新京报：目前发改委正
在牵头制定“新 36 条”的实
施细则，上半年出台，你对这
个细则有什么期望和建议？

刘永好：我希望这个细
则能够具体一些、明确一
些。我的建议是，对金融，中
央实行“萝卜加大棒”的政
策，出台相关法律和政策，比
如要求商业银行拿出三分
之一或四分之一的资金，转
向扶持三农企业、小微企业
和中小型民营企业，并对相
应的银行实施差别化存款
准备金率和营业税率，让银
行得到优惠，减小风险。

此外，我提议发起农业
债，农业债不同于工业债，
它的诉求要求或标准有所
不同，体现一个倾斜。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到“打破垄断，放宽准
入”，“新 36 条”中鼓励民间
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基
础产业领域。如果一些垄
断行业对民营资本放开，作
为民营企业家，你最想进入
的是哪个领域？为什么？

刘永好：如果真是放开
了，那我还是要进入农业领
域，因为我对这个领域最熟
悉，我国农业领域限制很
少，国企所占比例并不大。

新京报：“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非公经济取得的发展和
政策面有着怎样的关联？近
几年的政策环境是紧了还是
松了？应该如何改进？

刘永好：没有改革开
放，就没有民营经济的今
天，反过来，社会的发展也
推动了国家政策的制定，是
相辅相成的。

有人说现在比以前政
策环境更宽松了，对于非公
经济的地位，国家不断地明
确、不断地肯定。但也有人
说这几年的政策环境是紧
了，国企、央企力量很大，“国
进民退”的声音这两年也比
较多。你提的这个问题在
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有
不同的表达。我所在的农
业行业以民营经济为主体，
农业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

整体来看，政策层面对
民营经济的发展趋于宽松。
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仍然是
国企垄断。我觉得有些需要
改进，如房地产领域，完全可
以充分竞争，但在一些领域，
如国家军事工业等，国企所占
比例相对多一些还是好的。

本报记者 李静

从 2005 年的“非公经济
36 条 ”到 2010 年 的“ 新 36
条”。尽管非公经济在政策
层面不断被强调，但“新 36
条”进展并不理想，很多民营
企业家反映政策无法落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
长刘瑞认为，落实不力的根
源在于政府行政垄断，他建
议政府下放审批权，同时能
够真正做到对不同性质的企
业“一视同仁”，同时还要摸
索更多样的改革方式。

“政府要下放审批权”

新京报：中国的民营经济
发展曲折。最近温总理要求
今年上半年各部委必须将落
实细则全部出齐。你如何看
民营经常发展历程？

刘瑞：我们对民营经济
的发展有个逐步认识的过
程，保护民营经济和私有产
权是我国宪法中明确提出
的。2004年，“公民的合法的
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写入
宪法，更加明确了民营经济
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的地位。2005年国务院出台

“非公 36 条”，明确过去民企
不能投资的领域可以放开，
但还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文
件。2010年“新36条”一个很
大的进步就是将民营经济可
以参与的具体行业全部列出。

但是目前来看，效果不明
显，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各部
委没有出台可落实的细则，
涉及的根本问题是政府行政
垄断，政府要下放审批权。

新京报：政府的行政垄
断具体指的是什么？

刘瑞：改革开放三十多

年政府一直在减少行政垄
断，但也有一些问题，比如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很多大
企业没了订单，连带小企业
也更加困难。银行本身就嫌
贫爱富，此后又收紧银根，小
企业更难从正规渠道获贷，
所以导致了温州民间借贷事
件。这就是打破垄断的问
题。民间金融喊了很多年，
但允许民间金融开办如村镇
银行，又设置很多资质条件，
这其实就是抬高门槛，最后
几乎没有几个符合条件。因
此政府的审批权限要放松，
下放甚至要废掉，政府要为
民企创造公平的环境。

政府审批做得时好时
坏，这几年问题比较突出，主
要是一种撞击式的发展，比
如食品安全一出问题，政府
就说要管，成立领导小组，有
了机构就要行使必要的行政
审批权。我不是说食品安全
不需要监管或审批，而是如
果问题一出来就要成立机构
有职有权去管理，长此以往
增加了行政审批，也就增加
了行政垄断机会。

“民企发展还有自身问题”

新京报：有不少民企认
为现在很多领域进入不了是
因为央企涉足的领域过多，发
展空间受到挤压。你怎么看？

刘瑞：把民营经济发展
不好的问题全部归结到央企
垄断并不正确。这其中涉及
很多问题，一是民营企业自
身的问题，如资金实力和管
理问题。此外也有政府的问题，
是否做到在政策上公平对待。

“新 36 条”进展不大，根

子在政府的审批上，政府必
须下放审批权限，必须建立
制度化的市场经济环境，并
且有法律保障，很多事情不
是请请客、打打高尔夫球就
解决的。现在政府的行政垄
断很严重，民企“告官”也很
难。我认为改革一定要搞清
楚问题，改革不能是情绪化
的改革，这对改革没好处。

新京报：其实包括发改
委在内的一些观察人士都认
为垄断领域的改革落实的不
好，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是否也有央企自身的问题？

刘瑞：一些垄断行业具
有明显的特征，比如要求资
本密集，对技术要求高。但
在对市场开放中，政府不能
对民营企业有歧视。在垄断
行业中，确实有些部分是可
以拿出来让民企参与。但经
过多年发展，国企都建立了
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如果
要让这些国有企业将原来

“嘴里吃的饭吐出来”很难，
所以还要继续摸索改革的方
法，找到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方
法，例如通过参股的方式进入
国企，并非以竞争者出现。

新京报：对此次温总理下
的要求，你有什么期待？

刘瑞：总理确实比较着
急，但并不是说有了时间表，
问题就自然解决了，任何过
激的改革可能都收不到很好
的成效。现在确实需要让各
政府部门清理行政垄断限制
条款，但民企是否能真正发
展起来，除了政府限制外，还
有民企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
高问题。此外，还要有一系
列的配套改革。

本报记者 钟晶晶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有条件地强制
银行扶持民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瑞：

政策落实不力
根在行政垄断

虽然“新 36 条”
意见颁布了，但在实
际执行过程中往往
会碰见“玻璃门”，缺
少 相 应 的 实 施 细
则。反映比较多的
有以下两个问题，第
一，在资源垄断问题
上，应一视同仁，不
管是国企、央企、民
企、还是村企，都是
一样的，不单是停留
在说法上，还要落实
在具体的行动上。
此外，行业“准入”的
问题，现在的很多领
域，非公企业仍无法
进入。

“新 36 条”进展
不大，根子在政府的
审批上，政府必须下
放审批权限，必须建
立制度化的市场经
济环境，并且有法律
保障，很多事情不是
请请客、打打高尔夫
球就解决的。现在
政府的行政垄断很
严重，民企“告官”也
很难。我认为改革
一定要搞清楚问题，
改革不能是情绪化
的改革，这对改革没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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